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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这几年开始有一种新的论调来看台北这个城

市，香港评论家陈冠中在一篇《现在让我们捧台

北！》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写到 ：“最近 5 年我住

在北京，常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华人城市，问的人

以为我会说北京、上海或香港，我总说，以居住来

说，台北最好。”台北市因为没有明显的“商业中心

区”，不容易看到一个代表性的天空线。而“生活街

道”却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生活经验。住越久，越

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致的街廓所累积的“巷弄”美学。

“环境形塑人，人塑造环境”，说明一座城市发

展不只是物质空间的转变，还包括生活世界的意识

与经验的转变。无论是城市物质形态的调整，或是

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不断妥协磨合，城市的都市过程

是一个双向的转变过程，而不是由功能任意驾驭形

式的单向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双向调整与改变的连

续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城市进化与连续的基础。

城市进化的本质不仅包括形式和功能的变化，

而且包括都市的物质结构——“联结性”。台北市

从清末的三市街开始发展，顺着盆地的限制条件与

交通建设的普设，定下了朝东发展的格局。最为显

著的“东区”或是称“忠孝东路四段”注记了 1980

年代之后台北市的主要变动经验，一方面，出现新

的都市建筑与空间内容，同时，新的能量正对累积

的都市空间经验进行调整汰换的行动。在这样的城

市动态学中，这段时间所浮现的建筑物，不只是形

式的学习与再现，更重要的是开始看到建筑的内涵，

夹杂着新的使用机能、都市建筑形态学的瓦解重构、

都市与建筑的辩证关系等等。

本文关注于响应生活需要的建筑机能内容的实

质理论，以及台北市特定的都市设计如何成为中介

的力量，关于机制操作的程序理论。探讨建筑如何

形塑城市？

2 “空间代理”的协商机制

逐渐增加以“亚洲城市”为名的研究与论述，

纷纷提出不同于以西方为本的当代城市形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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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义计划区自成时间体系，与周边街廓分离的空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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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传统城市形式。许多亚洲的都市地景，新的都

市元素正在产生新的都市状况（形式与规模），也与

当地传统的城乡结构有巨大的差别。这样的新空间

正在如形塑新的城市经验。

法国社会学家勒费弗尔（Lefebvre）讨论到都

市里生活的剧目（drama of life）不断地延伸扩展，

简言之，由于人口众多才会造成亲近接触的互动机

会。在日本之旅之后，他提出这样的想象，接近于

亚洲许多城市的基本空间经验，高密度的混合居住

支持了种种城市文化经验的可能性，包含沟通互动、

不期而遇、主动或非预期的工作等等，夹杂在现身

的安全与不时的暴力威胁之间的矛盾。

建筑作为都市地景的构成元素、形式与使用内

涵，更重要的“联结性”的实质存在的状态。这个“联

结性”并非像大部分的建筑一样，是一个提案计划

的结果，而往往是一系列的决定与计划提案的促成。

都市设计在台湾的实践经验中，一方面，透过

审议机制，成为建筑师的设计响应，关注于基地周

边的条件响应。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整理，如人

行道等公共设施的留设，直接的投入或是规范的制

定，加上管理维护已经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的内涵。

这样的转变中，许多议题的浮现，似乎挑战着

既有的机制如何协助发展其城市特色，同时面对建

筑形态转变的机会。因此，生活与计划之间的作用，

不只是物质的建造，包括城市意识与生活经验的塑

造。

3 建造“忠孝东路”：城市转型的几个类型

库哈斯认为都会区已“宣告了先前建筑历史的

无能为力”，她能自己产生属于自己的都市生活——

“可称为一种建筑，她拥有属于自己的运作逻辑、法

则、方法、解答与成就，并且远远超乎制式建筑与

评论的范围”。

随着都市过程的推衍，台北市从旧市街往外扩

展，不同时期的力量透过街廓新的重划与建筑物的

填充，将台北打造成一个“食衣住行”的紧凑城市。

随着忠孝东路的从西到东的发展，除了描述台

北城市的发展之外，这条街可以看到忠孝东路两侧

街廓中所分布的属于这座城市的主要街廓建筑形态

的演变经验。

建筑与街廓的发展，计划的框架与生活的越界

共谱了台北城市空间的拼贴景象，于是空间凝聚了

时间。随着这个从观察中所掌握的叙述，进一步分

辨出，在一个时间框架下，成为一个一个可以被指

认出来的空间元素。

3.1 信义计划区 ：由电影院、百货公司的“营

业时间表”所建构的主题园区

“台北 101”以世界第一的姿态成为台北城市的

象征，也是信义计划区的焦点所在。“台北 101”裙

楼商场透过天桥与“百货公司大道”串联起来，南

北贯穿信义计划区。作为城市构造物，天桥不再只

是附属，而发挥最大的功能。

1980 年代的信义计划区原本作为台北市的副都

心，规划提供台北市政府机构与商业办公事务与当

时垄断的媒体文化设施专区。但是，经过 30 年的

发展，因应都市生活的需要而发展成为都会区休闲

娱乐的“主题园区”，办公大楼的商业裙楼、百货公

司、旅馆与电影院等串联起来的，串联路径的两端，

直接与捷运站相连，建构一个可以指认的、自成体

系的都市空间元素。在使用经验上，空间的使用内

容推动地区空间经验的进一步演化，透过电影院的

进场与散场时间，百货公司的开门与关门时间，建

构一个与周边都市环境相隔离的特殊“飞地”。

球鞋品牌租在“Neo19”的立面，每个月变更

画面。建筑立面不再是建筑形式的表达的固定物，

建筑物不再作为广场的背景，而本身也成为变动的

都市空间经验的内容。相对的，推到信义计划区第

二线的一整排的由树丛所围塑的企业总部，有一点

“冷”地兀立着。与信义计划区相对于周边的城市空

间，已经成为一个孤立的岛屿世界。

3.2 顶好广场＋地下街＋敦化与复兴之间

到目前为止，1984 年设立的顶好广场仍是台

北市少数的都市广场，这一块主要是由瑠公圳加盖

后所形成的都市空间在城市的格子中画了一道斜

线，原本在平原上的圳道，在不同街廓中被处理成

不同的空间状态——河道、后巷、绿带、广场以及

道路。

当时忠孝东路是连结台北市与周边郊区的重要

交通要道，早上大量的工作者由西往东来到城市，

傍晚则是另一个方向的移动。顶好广场是主要的公

车站牌聚集地，汇集了敦化南北路与忠孝东路之间

的新兴办公大楼街区的人潮。于是，新兴的消费形

态，顺着上下班路径推展开来，逛选行为标志了“东

区”或是“忠孝东路四段”的名号，成为台北市的

新的都市消费地景。

街廓的另外一端是 Sogo 百货公司，瞄准了城

市中新兴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到目前仍旧

2 “风情万种”公共艺术作品所呈现信义计划区的消费形态

3 隔月更换的大图输出取代了立面在城市空间中的“背景”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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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北市重要而且鉴别度高的百货公司。弧形的立

面，从如墙般的街墙面退缩，以建筑独立体量强化

了建筑的形象，地面退缩后与人行道共同形塑一个

广场。边门顶上的时钟将这个空间标示成为当时重

要的约会地点，广场周边从室内到户外，连成一气，

是百货公司的第一排专柜。融合“目的型”与“逛

选型”的消费形态，百货公司与周边的店家相辅相

成，共同形成一个产业聚集模式。

在这个消费商业聚集的街口， Sogo 百货公司成

为辐轴点，对街的捷运复兴站与捷运共构 Sogo 百

货公司复兴店成为公私合谋的“创意行政”。新的

Sogo 进一步响应了台北市民的新的生活方式，以

家庭合家与社群团聚为主的餐饮消费形态。虽然不

是一栋建筑，但是从行为上，可以将这个街口的二

栋建筑与所串联的种种空间，视为是一个“巨大结

构体”。台北市的都市空间似乎从平面上的混合使

用，转变成为“复合式”的立体空间。	

3.3 “忠孝东路四段”茶街

都市的“不可规划性”正说明都市计划与真实

使用之间的差异，属于这座城市常见的真实经验的

辩证关系。台北市的都市计划采取“土地使用分区”

（Zoning）的街廓规范，但是“住商混合使用”的

街道模式却是普遍的状况。

台湾的都市计划也接受西方的“土地使用分区”

的做法，用区块的方式进行都市土地使用的划设。

商业区与住宅区分开设置。但是，早期台湾普遍的

存在住商混合的居住形态，从一栋建筑中的“上住

下店”的混合使用，商店则是沿着街道而成线性发

展，这些台北传统的“原初”街道串联了几个产业

聚集而成的生活街区，例如迪化街。不同于西方使

用分区的模式，住宅区与商业区分离，形成幽静的

生活小区环境。

台北市政府在 1983 年所进行的商业区的通盘

检讨中，依据都市现实将主要干道沿线基于商业活

动发展，于临接道路进深 30m 范围划设为“路线商

业区”，例如忠孝东路、罗斯福路、和平东西路等

等。也就是将这些主要道路的第一个街廓划成为商

业区，以满足都市发展对于商业设施的需要。

这样的都市规划模式虽然响应了真实生活的需

要，但是因为早期政府对于都市建筑管理的松散，

使得都市计划的管制与现实都市使用的落差逐渐拉

大，以致于商业空间从主要街道向次级的街道与巷

弄中延伸，致使商业行为蔓延整个台北市区。“忠孝

东路四段”后面的巷弄发展出不同于大街的街道生

活模式，被称为“茶街”。

忠孝东路后侧的街廓充满了“联栋无电梯公

寓”，是台北市最早的公寓形态。平行于主要街道的

联栋建筑，有序地建构新的街巷系统，前有院，后

有巷。商业需求从大马路延伸到巷弄中，直接改变

了地面层的使用方式，于是联栋公寓前的法定空地

可以作为庭院、停车场、饮料店、工作室……。在

都市管理的弹性下，原本的初始设计为联栋公寓，

经过“挪用”与“转用”而发展成一条条形态各异

的巷弄文化。

房租的提高逐渐危及了原本硬挤出来的“茶街”

店家的生存机会。房地产市场顺势接收了巷弄中的

中层公寓。住商混合的街道空间已经逐渐消失，这

种形式依循恐惧心态下的“大门深锁的小区大楼”

（Gated Community）切割了“城市的”与“小区的”

两个世界，一栋接着一栋，已经从都市周边重划区

开始，逐渐改造了既有市中心区的景观。原本串联

在街巷之间的逛选模式已经转变，那些被称颂的空

间特质已经转变成为围墙与大铁门所形塑的巷弄空

间。

3.4 捷运站出口，一条回家的路径！

台北市在 1970 年代的工商业发展中逐渐累积

了“食衣住行”的都市经验，透过空间的“挪用”

与“转用”的机制，沿街发展混合使用的经验将形

态各异的城市空间模式链接起来，在这个基盘上，

新生的建筑形态填充其间，除了空间的提供与建构

之外，也浮现了新的都市议题。透过计划与协商的

高密度住居的都市空间策略，消解了“失落空间”

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拼贴城市”经验。

捷运网络改变了接近与离开城市的方式，“点”

的机能力量逐渐产生作用，“共构”、“奖励开放空间

留设”等等机制，响应与推动都市经验的建构，也

直接的创生新的都市建筑在接地层的表现，骑楼整

平、通学路、徒步街等等政策引起街区的重新调整

是这座城市的生命轨迹。于是，捷运站到工作地方、

消费地方、家与小区等等。这些完成都市生活计划

的路径成为都市建设关注的主题，走在熟悉与陌生

的街道空间中，会是都市居民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刻。

4 下一步！

如果有人在一张地图上，标示出我曾行经的所有

旅程，并用一条线连结起来，也许会连成一只牛头人

身的怪物（毕加索，1960，公牛头像 1931-1932）。

台北市的快速发展，街廓的外围，牵涉人与车

行交通的空间设计与管理机制，响应新的都市问题、

真实的考虑、累积对于真实细致行为的理解。它关

乎一个人走在城市的便利、安全与舒适。都市设计

的历史是建筑在对已知的形态学（morphologies）

的历史演化过程。台北市的都市设计的机制，逐步

填充的建筑物顺着一个规范，逐渐建构一条街，一

个街廓，形成一个地区的建筑风貌。

1970 年代，建筑作为表现经济发展的形象。今

天，资本力量已经全面接管都市发展的逻辑，建筑

成为操作的工具，建筑美学成就抵不过建筑立面上

一再变换的招牌贴纸。因此，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

所看到的世界，调整我们所熟悉的视野与设计工具，

企求结合都市生活与都市形式的都市体系。

然而，更为弹性的都市建筑发展的需要冲击

了以“适宜性”为导向的都市设计美学。都市设计

机制协商的结果也带来更为复杂的建筑机能复合形

态，因此，“巨大化”的都市构造再次从 1960 年代

的“巨大结构”（Mega structure）回到当下的场

域中，顺着电扶梯流动的经验，一条无止境的消费

路径已经在这个时代被实现出来。市场力量的作用

下，专业取向的都市设计终究抵挡不住一座机能城

市的诞生。2001 年纳莉台风造成捷运淹水，主要就

是从 Sogo 百货施工中的一个小疏忽，雨水从一个

施工中被忽视的洞灌进去了捷运系统，造成一个庞

大的城市灾难。这也说明一个大的城市系统，隐藏

着大灾难的可能，挑战城市的应变能力。我们造就

了一个巨大城市，同时潜藏了巨大的危机，成为这

样的“巨大城市”的身世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需要在都市建造的协商过程中，加

入“抵抗”的机制，不断地去要求对于人在都市空

间中的真实经验的响应——安全、方便、舒适、无

障碍、免费、公共、开放的种种空间特质的维持，

以减缓“食衣住行”城市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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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忠孝东路四段由顶好广场、百货公司、沿街店面与地下街 
 所构成的巨大结构体

5 台北市中心区的混合使用状况（红色为商业使用）

（以上图片都由黄瑞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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